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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缘木求鱼】

如果每个人都争当聪

明人， 都千方百计地

落实自己的“最优选

择” ， 最终的结果就

一定得不到最优。

【庄周梦蝶】

在民国初年， 男人的

服饰也是相当花哨

的， 且由于女性解放

的思潮大行其道，男

女的衣料均可通用。

双十一过后，都拼了

冷秋语

轰轰烈烈地过完了双十一

。

商家

们拼折扣

，

拼底线

；

快递们拼诚信

，

拼

速度

；

网民们拼限时抢购

，

拼秒杀

。

如

果

，

这是一场战争

，

那必定血流成河

。

拼完以后

，

商家们笑了

，

快递疯了

，

网

民哭了

。

黑暗之中

，

我们仿佛看到一只萤

火虫

，

正闪烁着光芒

。

只是

，

那只萤火

虫好像有些大

，

走近了一看才发现那

根本不是什么萤火虫

，

那是快递员打

的手电筒

。

不得不说从未见过快递员

如此敬业过

，

这么晚了还来送快递

。

这让我想起了神风敢死队

。

神风敢死

队是由二战时期日本天皇设立的敢

死士兵组成的自杀性质的敢死队伍

，

全部由十六七岁的青少年组成

。

神风

突击队任务危险艰巨

，

通常是为了扭

转战局才赴以使命

，

生还的几率很渺

茫

。

1939

年

，

日军北上

，

企图占领西伯

利亚

，

连连受挫后使用了神风突击

队

。

太平洋战争中

，

面对盟军的最后

进攻

，

一批又一批稚气尚未脱尽的日

本青少年

，

在空战中高呼

“

效忠天皇

”

的口号

，

驾驶飞机冲向对方与之同归

于尽

。

虽然我们的快递员同志的壮举赶

不上神风敢死队

，

但他们亦如蜡烛一

般默默地燃烧着自己

，

只为照亮你拿

到快递时的喜悦

。

另外在朋友圈看到有人晒双十一

战果

，

一边晒着战果一边喊着再买就

剁手

，

然后果其然

，

没过多久再次看到

晒战绩

。

手剁没剁呢

？

当然没有

。

手还

得留着

，

不然怎么赚钱继续下一个双

十一

？

看过朋友圈最高的账单小一万

块

，

果然是拼了

。

任何事情都是要付出代价的

，

这

代价就是让我们拼命地工作

，

为了赚

钱东奔西走

，

忙碌奔波

。

在这其中

，

我

们或许会失去自己原本的快乐与单

纯

。

这不禁让我想起

《

瓦尔登湖

》，《

瓦

尔登湖

》

是美国

19

世纪超验主义先驱

梭罗的作品

。

梭罗于

1817

年生于马萨

诸塞州康科德镇

，

就是因为茶叶事件

爆发了美国独立战争的那个小镇

，

他

亦是人类不抵抗运动的先驱

，

现代环

保主义的鼻祖

。

梭罗认为人除了必需

的物品

，

其他一无所有也能在大自然

中愉快地生活

。

他在

19

世纪

（

1848

年

）

干了一件罕见的事情

，

就是拿了一

把斧头

，

到康科德郊外的林中自己搭

建了一座小木屋

，

然后每年劳动

6

周

，

其余时间用来阅读和思考

。

他的一切

所需均依靠自己动手获取

，

这样在湖

畔生活了两年

。

我还曾听过一个笑话

，

老公琢磨

着双十一来了

，

知道老婆有网购的习

惯

，

想要给老婆一个惊喜

。

偷偷地打开

老婆的淘宝

，

准备将老婆放入购物车

的东西全部买来送给老婆

。

但看完以

后

，

他果断地默默关上了淘宝

，

因为

，

里面账单总额竟高达五十多万

。

他恍然明白一个道理

，

想要满足

老婆的欲望

，

唯有拼了

。

但愿有天能够

轻轻松松地点点鼠标就能够将购物车

里的东西全买了

。

在此

，

我只想唱一曲自我改编的

《

临江仙

·

滚滚长江东逝水

》：

滚滚长江

东逝水

，

网络淘尽英雄

，

点点鼠标账户

空

。

青山依旧在

，

淘宝何时终

？

网民独

坐电脑前

，

惯看账户又空

。

网络世界喜

相逢

，

古今多少网事

，

都付笑谈中

。

（

作者系网络小说家

）

民国初期的更衣记

周凯莉

就像蚌和珍珠一样

，

任何一个时

代的时尚都和当时的经济

、

政治环境

互相绞磨

、

相辅相成

。

张爱玲在

《

更衣

记

》

里这样描述民国初期的着装时尚

：

“

那是一个各趋极端的时代

，

政治和家

庭制度的缺点突然被揭穿

，

年轻的知

识阶级仇视着传统的一切

，

甚至于中

国的一切

。 ”

作为当时中国的时尚之都

，

上海

各阶层的嗅觉一向都是走在潮流前

列的

。

汹涌而来的舶来文化

，

使民国

初年的时装大部分灵感都来自西方

。

传统旗装的衣领减低了

，

甚至被罢黜

了

，

领口挖成圆形

、

方形

、

鸡心形

、

金

刚钻形

，

家庭主妇们开始用上白色丝

质的围巾

，

白丝袜的脚跟上还绣上一

朵梅花

，

交际花们常常戴着平光的眼

镜

，

张爱玲评论道

“

舶来品被不分皂

白地接受

”。

从五四运动开始

，

被时尚启蒙最

为显著的还属初受熏陶的女学生们

、

女作家们

，

她们醉心于男女平权之

说

，

可又囿于周遭的传统环境

，

和已

婚的先生私奔却往往沦为被弃的小

妾

，

羞愤之下

，

女知识分子们开始排

斥传统的女性化的一切

，

恨不得将女

人的劣根性斩尽杀绝

，

从很多比较经

典的民国初期影片中

，

也可以看到

，

那时女知识分子们酷爱的旗袍是方

正肃杀的

，

散发着禁欲主义的清教徒

风格

。

巴金在

《

激流三部曲

》

中浓墨重彩

地描写了五四运动之后

，

中国青年与

封建专制家庭的相爱相杀

、

痛苦与挣

扎

。

书中

，

他对于处于不同思想维度上

的女性进行了服饰上的描写

。

先进的

女学生琴是标准的一头齐耳黑发加竹

布改良女学生装

，

侍妾婉儿则穿了

“

一

件玉色湖绉滚宽边的袖子短

、

袖口大

的时新短袄

，

系了一条粉红湖绉的百

褶裙

”，

以喇叭袖的时髦短袄追随了当

时的潮流

，

同时也表明受宠的旧式宠

妾地位

。

随着经济

、

政治时势的沉淀

、

后

退

，

及至理想终于支撑不住现实的时

候

，

到了

20

世纪

30

年代

，

女人的袖

长及肘

，

衣领又高了起来

，

重回清末

的禁忌主义风格

。

不过

，

对于一些颇

具财力的时尚女子来说

，

则走上了更

为新潮的服装改良之路

。

张恨水的

《

啼笑因缘

》

中

，

陶太太是当时的一位

摩登女子

，

她

“

穿了一件银灰色绸子

的长衫

，

只好齐平膝盖

，

顺长衫的四

周边沿都镶了桃色的宽辫

，

辫子中

间

，

有挑着蓝色的细花和亮晶晶的水

钻

，

她光了一截脖子

，

挂着一副珠圈

，

在素净中自然显出富丽来

”。

现代影

视作品

《

橘子红了

》

大概是描述民国

初期传统与新潮冲撞的经典之作

，

有

钱人家的两位姨太太

，

周迅扮演的秀

禾宽袍大袖

，

盘着发髻

，

另一位则俨

然是上海洋场上的时尚交际花

，

风情

万种

，

喜欢曲线毕露的洋装

，

仅就服

饰的比较上

，

相当有看头

。

一个题外话是

，

不管是民国初期

还是当今时势

，

京派和海派的时尚风

格依然代表着经济上的两种风格

，

海

派风格标新且灵活多样

，

带着浓厚的

商业气息

，

京派风格则是官派作风

，

矜持

、

凝练

，

使人肃然起敬

。

至于粤派

风格

，

则一向都是中国嗅觉最为灵敏

的前沿

，

况且依靠着香港

，

更偏向西

化

，

干练

、

精明

，

一副实用主义的冷静

和决绝

。

最后也要提一笔在时尚中往往被

遗忘的男人们

。

在民国初年

，

男人的服

饰也是相当花哨的

，

且由于女性解放

的思潮大行其道

，

男女的衣料均可通

用

。

但从经年变化来看

，

无论是中国男

人的西装还是新式的中山装

，

均是采

取灰色

、

咖啡色

、

深青色的滞重布料

，

式样也是极其单一的

，

严谨地遵守着

西洋绅士的陈规

，

至于内心里是否真

正达到

“

男女平权

”

的地位

，

单从

《

色

戒

》

中杀伐决断的冷面易先生便可见

一斑了

。

（

作者为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

观察员

）

【世说新语】

滚滚长江东逝水，网

络淘尽英雄，点点鼠

标账户空。 青山依旧

在，淘宝何时终？

分税制改革的政治决断与技术分析

尹振茂

“

手中无米

，

叫鸡都不来

。”

对于分

税制改革前夜中央财政的窘况

，

朱镕

基曾这样评价

，

业界对此的另一种说

法是

“

悬崖边上的中央财政

”。

具体是什么情况呢

？

根据原财政

部部长项怀诚披露的数据

，

1980

年到

1990

年

GDP

的平均增长率为

9.5％

，

但在此期间

，

财政收入占

GDP

的比

重却逐年下降

，

从

1979

年的

28.4%

一

路下降到

1993

年分税制改革前的

12.6%

。

同时

，

在整个财政分配中

，

中央

财政的收入分配不占主导地位

，

中央

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

降

，

从

1984

年的

41.5%

下降到

1993

年的

22%

。

对于分税制改革取得的成功

，

朱

镕基认为

“

怎么评价都不过分

”。

按照

朱镕基

1993

年

7

月

23

日在当时的全

国财政工作会议和全国税务工作会议

上的主题发言的说法

，

财税改革和金

融改革是

“

长治久安的基础

，

是建立社

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

”。

那么

，

对国家如此重要的改革为

何迟迟到

1994

年才决定在全国推行

？

其实

，

早在

1980

年

，

时任财政部

部长吴波就表示当时拟在全国推行

的地方财政包干制不可行

，

认为按当

时财政的基数

，

定额包干就把财政包

死了

，

事业是发展的

，

一旦有天灾或

突发事件

，

国家财政就一筹莫展

、

无

能为力

，

从而力主中央与地方分税

。

但后来中央会议还是决定采取财政

包干制

。

当时与吴波辩论的另一方是中央

政治局委员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

阳

。

此后

，

赵在年内又升迁至国务院总

理

。

吴则在

1980

年

8

月初辞任财政部

部长

，

为当时的这场

“

吴赵大战

”

划上

了句号

。

辞职时

，

吴的部长任期还差

10

天满一年

，

是历任财政部部长中除

邓小平之外任期最短的

。

但随着财政包干制带来的问题越

来越严重

，

中央政府内部的智囊机构

对此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多

。

1986

年

，

当时在财政部财政科学

研究所工作的贾康就指出

，

以分税制

为基础的分级财政是中国财政改革的

方向

，

必须改变财政包干制

。

几乎与此

同时

，

以吴敬琏

、

周小川

、

楼继伟等为

代表的

“

整体协调

”

改革派也提出了分

税制的改革方案

。

不过

，

尽管

1980

年代末中央财政

收入严重不足

，

某些中央机关还出现

不借钱工资就发不出去的状况

，

甚至

在

1980

年代末到

1990

年代初还发生

过两次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

“

借钱

”

不

还的事情

，

但直到

1993

年上半年

，

中

央政府对于是否要推行分税制还是迟

迟未能做出决断

。

就在此时

，“

王胡报告

”

应运而生

。

该报告由政治学家王绍光和国情研究

专家胡鞍钢合著

，

原来的主标题是

“

加

强中央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主导作

用

”，

副标题是

“

关于中国国家能力的

报告

”，

指出再不推行分税制后果会非

常严重

，

搞不好中国就是下一个南斯

拉夫

。

当时

，

南斯拉夫联邦

6

个成员国

中的

4

个先后在

1991

年和

1992

年宣

布独立

，

南斯拉夫联邦由此解体

。

“

王胡报告

”

1993

年

6

月中旬首

先在海外出版

，

但很快传到国内

，

不

久

，

财政部领导和中南海即分别约请

王胡二人详细介绍该报告的内容

。

1993

年

7

月

23

日

，

朱镕基在全

国财税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要推行

“

分税制

”；

1994

年

1

月

，

分税制正式

在全国推行

，

当时的浙江省财政厅长

称该报告

“

触发了中国全面推行分税

制财政体制改革

”。

从酝酿到研究再到正式全面推

行

，

分税制至少走过了

14

年历程

。

如

果说

1980

年推行分税制的各方面条

件也许还不是很充分的话

，

那

1980

年

代末

1990

年代初

，

财政包干制的弊端

已经暴露得相当彻底

，

学术界关于分

税制的研究也相当充分

，

但中央政府

还是迟迟不能做出推行分税制的决

断

。

直到

“

王胡报告

”

提示再不推行分

税制

，

就可能面临南斯拉夫那样四分

五裂的命运

，

才触发了分税制在全国

的推行

。

从这里可以看到

，

一项公共政策

的推行

，

不仅在学术上要进行充分的

可行性论证

，

很多时候还是要在事到

临头不得不如此做的危急情况下才能

做出决断

。

具体到分税制

，

贾康和

“

整

体协调

”

改革派等在具体的技术可行

性上做了充分的论证

，

而

“

王胡报告

”

则通过提示不如此可能导致的严重政

治后果

，

促使中央政府在当时的历史

关键时刻

，

最后终于做出了必须优先

推行分税制的政治决断

。

（

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

）

【茂林茶话】

一项公共政策的推

行， 不仅在学术上要

进行充分的可行性论

证，很多时候还是要

在事到临头不得不如

此做的危急情况下才

能做出决断。

最优选择或许并非最优

木木

没经过生死的考验

，

许多人大约

就很难看得透一些事

，

尤其在利益面

前

，

就更拿捏不住分寸

，

把握不住自己

那颗驿动的心

。

某中关村创业元老级的人物

，

很

不幸

，

得了癌症

，

经过积极治疗

，

病情

稳定之后

，

整个人从里到外

“

焕然一

新

”。

这大约就得益于对生死的勘破

。

有一次

，

在一个小范围的

“

恳谈

会

”

上

，

面对一帮

“

村儿

”

里的创业

“

兄

弟

”，

该元老很感慨地抒发了一些人

生感悟

：

从中关村创业开始算起

，

这

么多年来

，

我们掰着手指头数

，

即使

曾经排名很靠前的那些高科技企业

，

为什么最终都很难做大做强呢

？

影响

因素当然很多

，

但最重要的一点

，

恐

怕就是在利益面前

，

企业的创始人总

是摆不正自己的位置

。

这些创始人

，

绝大部分都是理工学科出身

，

多年的

学术训练

，

逐渐使其养成了

“

追求最

优

”、“

选择最优

”、“

保持最优

”

的习

惯

。

这种习惯对做实验

、

搞研究而言

，

或许是必不可少的

，

但做学问和做企

业显然是两码事儿

，

靠的是两股劲

儿

；

如果做企业的时候

，

总时时刻刻

惦记着

、

习惯着自己的

“

最优

”，

这个

企业迟早要出问题

。

大意如此

。

随后

，

这位令人尊敬的

元老还颇举了几个实例来证明自己的

论断

；

而

“

躺枪

”

的这几个高科技企业

，

都曾经很是

“

如雷贯耳

”

过一阵子

。

不

错

，

此公所言确实不谬

，

因为有无数鲜

活的例子为他的这个论断做了背书

。

把一个企业做好

，

尤其是把一个

高科技企业做好

，

人们关注的焦点

，

往

往是这个企业的产品

、

销售

、

研发投

入

、

市场潜力

、

政策支持力度

、

竞争对

手情况等硬指标

，

而对一些软指标

，

则

重视不够甚至根本就视而不见

，

比如

，

企业的创始人对小股东

、

对管理层和

职工的态度如何

，

面对利益

，

创始人能

否做出

“

自我牺牲

”、

照顾到方方面面

从而实现皆大欢喜的局面等

。

硬指标

，

对企业的发展固然非常

重要

，

但许多时候

，

那些容易被忽视的

软指标

，

却往往决定了企业最终能否

做大做强

，

甚至决定着企业的生死

。

比

如

，

某中关村高科技小企业

，

已经

“

小

”

了多年了

，

为什么一直难以变

“

大

”

呢

？

并非因为产品的科技含量不高

、

市场

应用前景不广阔

，

而是清华工科博士

出身

、

头上光环叠加的创始人

，

固守着

自己的

“

最优

”

选择不放

，

八爪鱼一般

，

把利益攥得死死的

，

以致公司里总笼

罩着人心惶惶

、

人心愤愤的氛围

，

管理

层及职工的流动速度极快

，

企业也就

这样一直

“

小

”

下来

。

当今的社会

，

聪明人多

，

自矜于聪

明的人也不少

；

高科技企业里

，

更是聪

明人扎堆儿

，

尤其是这类企业的创始

人

，

许多都够得上

“

人中龙凤

”

的标准

。

这样一群人凑在一起干事业

、

做企业

，

创始人

、

领头人如果处理不好利益分

配这个大问题

，

那么

，

导致企业分崩离

析的种子一定很快就会内生出来并迅

速生长

、

壮大

。

老天其实最公平

，

如果

每个人都争当聪明人

，

都千方百计

、

殚

精竭虑地落实自己的

“

最优选择

”，

最

终的结果就一定得不到最优

。

创始人不斤斤计较于所谓的

“

最

优选择

”，

处理好利益分配问题

，

带领

企业最终走向成功的例子当然也不

少

。

华为在这方面似乎就格外成功

。

相

较于公司规模以及所取得的业绩

，

任

正非所持的股份几乎已达微不足道的

地步

，

但也恰恰是这种不我执的态度

，

在精神层面影响了华为的性格及价值

取向

，

使公司扎扎实实地一步步壮大

起来

。

历经生死才能勘破利益纠缠的迷

局

，

不能不说是人类的悲哀

。

要免于这

种悲哀的困扰

，

其实也并非多么了不

起的难事

，

抬起头看看身边的成功或

失败的例子

，

大约就不难做出正确的

选择

。

虽然这种选择于己而言或许并

非

“

最优

”，

但于一个集体而言

，

却恰恰

可能是

“

最优

”。

不过

，

这种看似不难的

选择

，

因了需要对灵魂最深处好好打

扫一番的前提

，

对凡夫俗子而言

，

还是

颇有难度的

。

但也没关系

，

否则

，

这个

世界上就满是成功企业了

，

投资者选

择起来

，

估计就很没有挑战性

。

（

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

）


